
淘井（外一首）
□李小云

涨春水了

木盆舀水，钉耙张开五指

深入烂泥抓捞：腐菜叶、枯草根、残线头

乡亲们淘洗春天的古井

古井水淘洗乡亲们体内

的残冬和微尘

他们身后，满池活水渐清，渐亮

渐渐地细腻又微甜

古井养沙砾、竹骨、鱼虾

养太阳、星星、月亮和雪

也养了一个人数十年的癔症

作为古井的女儿，我频繁回到这里

临水而居，反复尝试淘洗自己

深藏在莲薏里的苦

可任凭我使尽浑身解数

也不得要领

神仙豆腐

碧玉似的神仙树叶，在山涧

被鸟鸣、涧雾开光加持

即将开始的集体成年礼

母亲既是策划又是主持

采摘，用山泉清洗，揉搓，再揉搓

纱布过滤，加适量草灰水

两个多小时的自我沉淀

是新生，是返回——翡翠月亮

像刚捞出春水一样，因为足够绵软

月亮还有些微微颤栗

其他人忙着添加蒜香红辣椒粒

而我，刚好深爱它

和我一样的草木本味儿

千淘万洗后依旧浓郁

八仙桌周围

每人端着一碗世外桃源

正午，太阳酩酊

人微醉

请听，有朱唇轻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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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的太阳像个大火球，总是

让人热得喘不过气来。吃过午饭，

我站在自家阳台上，伸头朝窗外的

街角望去，虽说外面烈日高照，酷热

难耐，但那个骑三轮车卖西瓜的老

人，中午也没有收摊，仍守在那儿等

待顾客。

也许刚吃过午饭，口中有点干

渴，儿子吵着要吃西瓜。我赶紧打着

遮阳伞，不太情愿地朝楼下走去。

卖西瓜的老人是一对夫妻，远远

望去，三轮车上插了一个木牌，上面

写着“西瓜便宜卖了”几个大字。

“师傅，给我选个西瓜。”站在 40

多度的水泥地面上，我急急地朝老人

说道。

“好好，你是要无籽西瓜，还是要

花皮西瓜？”两个老人几乎同时问我。

“无籽的吧，买一个大一点的。”

我对他们说道。

男人挑了一个，放下，接着，又去

挑第二个。只见他用手敲了敲，很有

把握地笑着对我说：“这个瓜，口感肯

定好。”

“卖瓜的人都这样说，上次我在

菜市场门口，买了一个西瓜，那个卖

瓜的，也是和你一样，对我信誓旦旦，

可回家切开一看，西瓜半生不熟，我

上当了。”我愤愤地说。

“我们给你挑的西瓜，保证瓜瓤

飘红，肉质细腻，如果不熟，我不要

钱。”女人赶紧帮腔说。

“卖西瓜的人，我见得多了，谁会

说自己的西瓜不好？”我还是不太放

心，嘴里嘀咕着。

“姑娘，要不我帮你切开，你看

看 ，看 中 了 ，你 再 买 ，怎 样 ？”男 人

说着，就叫女人拿刀，准备切开那

个西瓜。

“不用了，我说的是别人，我相信

你们，再说，我家就住在这个楼上，如

果西瓜不熟，我还可以下楼来找你

们。”见两个老人如此实诚，我怕伤了

他们的心，赶紧劝他放下手中的刀。

西瓜很沉，足足有好几斤重。男

人用一个很结实的塑料袋，帮我装好

后，还不停嘱咐我，要我提西瓜小心

点，千万别摔了。

当我把西瓜提回家，老公告诉

我，在街角卖西瓜的两个老人以前

有一个儿子。前几年，儿子陪老父

亲进城卖西瓜，结果出了车祸，儿

子去世了。

当时，老人的孙子到了上学年

龄，家里太穷，城里又没有房子，于

是老人与儿子靠进城卖西瓜赚点辛

苦钱，供孙子读书。想不到，因为进

城卖西瓜，搭进了儿子的一条生命。

听了这两个老人的故事，我感到

心痛不已。那一刻，我为自己刚才在

买西瓜时，竟然当面质疑他们的西

瓜而感到难过不已。

得知了两个老人的遭遇，再次去

老人那儿买西瓜时，我再也不会质

疑他们的西瓜好坏了。事实上，他

们每次帮我挑的西瓜，真的如老人

所说，个个瓜瓤飘红，肉质细腻。有

一次，在用手机付款时，我还故意多

付 了 他 们 几 元 钱 。 可 老 太 太 发 现

后，转身追了我好远，直到看见我用

手机点了她退给我的钱，她才肯让

我走。“你要这样，这西瓜不能卖给

你，是多少钱，就给多少钱。”没想

到，这个老太太这么古怪，脾气还这

么倔。

暑天总是酷热难耐，日子特别难

熬。转眼过了好些日子，有一天，我

无意发现，街角那个卖西瓜的两个老

人中的老太太不见了。“今天怎么是

你一个人出来守摊？”我买好西瓜，正

准备返家时，没忍住问男人。正在我

身边的李嫂，赶紧将我拉到旁边，一

边走，一边说道：“你不知道吗？他的

老伴，半个月前得了脑溢血，人还没

到医院就死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头如刀割

般疼痛，眼泪流了下来。想不到，老

人失去了儿子，如今又失去了老伴，

为了生活，他还坚守在这里卖西瓜，

这个老人需要有多坚强呀。

提着袋里的西瓜，在回家的路

上，我感到，虽然西瓜不是很重，但我

的脚步却特别沉重。那个曾将我追

出好远，坚持要把我多给的几元钱退

还给我的老太太，总在我脑海里不停

显现，让我唏嘘不已。

＞诗苑

那一天，父亲突然来到我的办公

室。我心一悸，忙问道：“家里出了什么

事？”父亲说：“不是，就是正好来镇上，

顺便来看看你，看到了，我就回去了。”

“来都来了，不用那么急吧！”我说。

“不，家里也还是有点事的，我走了。”

“怎么回去？坐客车吗？”我问父亲。

父亲说：“不，反正不急，我走回去。”

走回去？我家离我工作的单位

有10公里路，不远，但是靠脚步丈量，

那也不近。正好我没有课，我便要骑

车送他。

父亲执意不肯，而我执意要送。

反反复复，我总感觉哪里不对劲。依

往常，父亲总是问，你工作忙不？忙

了就别送。但没有今天这样坚决。

今天怎么了？我脑海里突然有

这样的疑问。

我问父亲：“今天怎么突然不要

我送了？是有什么事情吗？你不说，

我就不让你走。”在我的一再追问下，

父亲终于说出了实情。

原来，那天清晨，家中突然迎来

了一位陌生的访客。这位外地人看

起来风尘仆仆，脸上带着些许疲惫，

但却掩不住眼中的急切和渴望。他

自称是一名挖机司机，在挖掘过程中

意外地挖到了一个“金娃娃”。然而，

命运似乎并不眷顾他，他声称自己的

钱包在途中不慎丢失，身无分文，无

法继续前行。

他焦急地在我家门前徘徊，最终

鼓起勇气敲响了我家的门。他声音

略带颤抖地向我父亲讲述了他的遭

遇，并希望能够向我父亲借到 2000

元。为了表示诚意，他主动提出将那

个“金娃娃”作为抵押，并承诺他马上

就会回来，并以5000元的价格回购这

个“金娃娃”。

他的话语中充满了恳求和急切，

甚至对我父母说：“这件事一定不能

和子女说，等到我回来回购后再给他

们一个惊喜。也请不要和外人说起，

以免别人心生嫉妒。”他的眼神中透

露出一丝无奈和期待，仿佛我父母就

是他最后的救命稻草。

父母面面相觑，对于这个突如其

来的请求有些措手不及。然而，面对

陌生人的焦急而恳切的眼神，他们不

禁有些心软。

父母是老实人，一来看到别人有

难处，想帮忙，二来还能为子女赚上

一笔，何乐而不为？于是，就有了开

头的那一幕。原来父亲专程到镇上

取现金，并不愿让我送，是因为担心

我回家撞破了此事。

一说出来，我就知道父母上当

了，遇到骗子，好在现在钱还没有拿

回去。我要报警处理，但父亲执意不

肯。父亲说：“不借就不借，也不要害

人家。”

于是，我留着父亲，直到傍晚才

回到家。到家后，那人已经离开了，

估计是猜到事情败露了。但那个“金

娃娃”竟然没有带走。

多少年过去了，那个陌生人也没

有再出现，而那个“金娃娃”却被父母

包裹得好好的一直放在家里。他们

总想着：如果有一天那人来了，要还

给他。

我笑了，这个人怎么可能会回来

呢？直到我家盖了新房，搬家时，那

个“金娃娃”依然还在。为了验证真

假，我建议打开看看，结果大家都能

猜到。

父母是善良的，可父母因为善良、老

实而差点受骗，让我心有余悸。毕竟

那时这笔钱可是父亲接近半年的退休

工资。而我，因为担心父亲走路劳累，

执意要送他回家，以致发现了父亲的

异常，让这一骗局没有得逞。

父亲的异常＞世相 □ 洪礼顺

龚滩的雨
□ 吴金珍

从历史的天空落下来

龚滩的雨，切入现实生活

我走进龚滩

走进唐街、宋城、爷爷奶奶的家

朦胧细雨，演绎一段缠绵的故事

龚滩古镇，沐浴着雨雾

愈发显得温婉可爱

我用脚步敲打青石板街道

溅起的雨水

宛如岁月的馈赠，打湿了我的思绪

我走进拐角处的茶馆

沏一壶热茶，品鉴缓慢时光

雨中来来去去的人与连绵不绝的雨水

缠绵成一首意味深长的诗

字字句句充满着深情

诉说龚滩千年不变的情愫

街角卖瓜人＞市井 □ 鲍海英


